
凡是从偏僻小村走出来的人，心中
都藏有一条伸向远方的小路。小路蜿
蜒，荒草萋萋，野花绊脚，虫鸣濡眼。那
种一步一回头的乡情，会跟随你一生，
缠绵你一生。它像一条茧丝线，把你和
故乡，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你动，线亦
动；你每迈前一步，线就绷紧一次，把你
拽回一次。它既放你远行，又舍不得你
远离。

凡踏向小路远走天涯的人，心中都
有梦。那梦便是陌生的大千世界，别样
的山，别样的水，别样的花花草草，别样
的风土人情。

村子里，曾经在外闯荡过的人，往
往就是名星一个。人们好饭好菜、好酒
好茶地招待他，叫他讲讲外边的世界。
那人便讲起：一座房子上边，再摞一座
房子或多座房子，就叫做“楼房”。门前
挂一红灯笼，或挂带穗儿桶子的，就叫
做“馆子”。在那里吃什么有什么，酸辣
香甜，样样不缺。酒盅，比我们这里的
大，且好看，人家不叫它酒盅，而叫做酒
杯，也有人叫做“觞”的，很难写，也不好
记，据说只有王公贵族才配得用，连我们
王爷府里的王爷，都不一定有那个份儿。

有人问，来宝哥，你扛枪那会儿，骑
过火车吗？他噎住了，但很快恢复常态，
神秘地说，不但骑过，还吃过它的肉呢。
好吃吗？好吃是好吃，就是有点硬，费牙。
你见过飞机吗？见过，就像老鹰，飞在天
上，还下蛋。日本飞机，见我们就下蛋，班
长说，那叫做炸蛋（弹），会炸死人。

你见过的大城市，都叫一些什么名
字呀？离这儿远不远呢？远，起码走几个
月，有一个叫做奉天府（沈阳）的，很大，
城里还有皇帝住过的地方呢，威风得吓
死人。后来才知道，那个叫做奉天府的
城市，离我们这里也并不太远，骑马，也
就三四天的路程。

有话说，山外青山楼外楼。于是，懵
懂的乡野青年，一腔热血，满腑梦想，由
乡间小路，走向远方。一路艰辛，一路磕
碰，一回生，二回熟，边吃亏，边掌握知
识，去克服种种生存中的艰辛和关隘。

于是，由傻变聪明，由笨手笨脚，变得心
灵手巧。这是脱胎换骨的过程，改变命
运的过程。

我就是由乡间小路走向陌生世界
的。我的家乡在山区，是大兴安岭支脉，
罕山脚下的一个弹丸小村。村西南，有一
条小路，半明半暗，野草及膝，处处是石
头和芨芨草丛。路上，常有野禽惊飞，花
蛇青蛇横路而行。路边不远处，在一个不
很高的岩洞里，常年盘有一条大蟒蛇，白
色的。从上面流下来的山泉水，积在岩石
的凹处，清凌凌地风动。乡人说，那是守

山的蛇仙，会佑我村民避祸免灾。假若喝
上一口石上流动的泉水，就会斩除病魔。
于是，我先磕三头，再掬水喝三口，心中
默念，愿蛇仙护佑我一路平安，也护佑我
勤劳质朴的诸位乡亲和家人。

离开家乡，去通辽读中学那年，我
不到14岁。在母亲的挥泪送别中，忐忑
不安地踏上小路，走进一个陌生的去
处，一个叫做城的地方。第一次住进土
红色的砖瓦房；第一次吃到大铁桶里盛
着的饭菜，是由值日生一勺一碗地配给
我们。至此，心猛然地跳起来，想起家里
的饭菜，母亲呼我吃饭的情景，不由自
主地流出眼泪，咽不下这既陌生又不对
口味的饭莱，那一天我饿了一夜。

第一次去叫做厕所的茅坑，里边虽
然干净，但还是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乡
下，是没有厕所的，野地里清风凉爽，扒
拉开野草丛便办事，蹲在那里，觉得很
自在，很爽。如今，与陌生人并排蹲在这
里，一是不自在，二是不习惯，十分影响
办事。心里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能熬到
头呢？

被迫改变自己以往的生活习惯，会

使人脱一层皮。好像从骨缝里，一点点
地剔除一些什么。然而，人对生活环境
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很快就“客随主
便”起来。因为人极富弹性，也富韧性。
譬如，南非的政治铁人，刚刚谢世的伟
人曼德拉，铁窗生活27个春秋，终于凤
凰涅槃，重见天日，写下可歌可泣的英
雄篇章。美国媒体曾有一篇文章的标题
叫做《牢狱将曼德拉炼成“钻石”》，说得
极是。的确如斯，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超乎想像。曼德拉，也是从家乡小镇索维
托的那条小路，走向风云世界的。

前不久，他已经安静地离开这个既
充满矛盾、又充满希望的人类世界。在
闯荡80年之后，终于，魂归生他养他的
故地——古努村。是那条贫瘠的、但又
无比温馨的乡间小路，引他重归生命之
地。当然，他是传奇人物、一条硬汉，我
们与他没有一点可比性。然而，有一点
我们是共同的，那就是心中都藏有一条
曲折蜿蜒的乡间小路，让人心跳眼热的
乡间小路。

汉语言里有个动词叫做——闯荡。
这两个字，对人生的诠释是十分贴切而
生动的。这就是：闯出充满阳光的家乡
小路，荡在大千世界的风雨之中。这，便
是人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亿万农
民工，就是从乡间小路走向世界的。

1957年秋，我初中毕业，考入内蒙
古蒙文专科学校，由通辽赴呼和浩特继
续完成我的学业。那是我第一次坐火
车。面对那个长长的、蛇行的大怪物，心
中不免有些兴奋，也有一点胆怯。不意
之中，家乡的小路，就连接起伸向更加
远方的铁路，要带我去又一个陌生之
地。我坐的是硬板车，哐啷哐啷行车一

夜，便到了北京站，在这里换车，再西
行。空档里出站，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记
得只花 4仟圆（现在的 4角钱），就吃到
了一碗大米饭，一菜一汤，还有一小段
带鱼。算是开了荤，自己张罗弄饭吃，觉
得长了能耐。吃罢饭，去看北京的一片
灯火，觉着像做梦一样。心里琢磨，毛主
席一定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然因
何大钟里敲的是《东方红》这个音乐呢？

从山野小村走入通辽、走入北京
城。小路变成了大路，大路变成了铁路。
人，由简单变为丰富，视野由窄变得开
阔。这之后，春风秋雨，时光飞逝，渐渐
的，小路开始从心中淡而远去，大路由
陌生变为熟悉，变为我奋斗征程中的主
要符号。

路，坦坦荡荡又曲曲弯弯。
之后的岁月里，由呼和浩特到杜尔

伯特草地；由杜尔伯特草地到苏尼特草
原；由苏尼特草原到集宁城；又由集宁
城到古都北京。一路新新鲜鲜，坎坎坷
坷，由青丝变为白发，由急行变为缓步，
由鲁莽变为理智，由单纯变为复杂，由
浮躁变为安静。

不料，几十年之后的有一天夜里，
窗外月朗星稀，虫鸣唧唧，在老子撰写

《道德经》的金壶峰下，爽然做起梦来。
梦到的，是被我淡忘的，家乡那条荒野
小路。小路清晰如昨，一草一木，似乎都
是原先的样子。它仍然像一条茧丝线，
牵我回归久别的故乡去。我看到了老家
的柴门和缓缓飘升的蓝色炊烟。遽然，
有一张垂着白发的笑脸，一闪而逝，那
是我母亲的脸。额吉！额吉！等等我！我
大声地呼唤。惊醒之后，额头上的汗水
直往外冒，呼吸急促。静下来便披衣站
起，推开楼窗，见远处山木黑黢黢一片，
星宿淡淡地发着蓝光。

我相信，在这个秋日的夜晚，我的
魂，一定是离开我肉体，独自回到了久
别的故乡。还是那条熟悉而亲切的小
路，牵着我老迈的手，往回走。

于是，落叶归了根，归宿终是故乡。
所谓魂归故里，是耶。

伸向远方的那条小路
□查 干

根本停不下来
□荣智慧

女儿高考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从小学起，女儿一直是班级、学校最优秀的学
生。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时候，考了全县第三名。省城银川的几所重点中学到县上挖
优秀生源，争着抢着给女儿发了录取通知书。前三名中的其他两个学生，一个家
庭条件差，选了助学金高的学校；另一个孩子自己做决定，选了全省最好的学
校，那所学校每年都考好几个北大清华。那所学校里，全是银川城里的孩子，条
件都很好，我家的条件很一般，我怕孩子心理上受到影响，最终还是放弃了，选
了一所主要招收山区学生的学校。人以群分嘛，条件差不多的孩子在一起，心理
上要放松些、随意些。

女儿在高中前两年，果然很放松，成绩也不上不下的。妻子着急了，电话上嘱
咐，假期回来催促，还埋怨我不管。学校也有些着急，老师打电话要我给女儿做工
作，还专门把我找去省城“约谈”。我心里并不着急，一是相信女儿，知道她能学好；
二是疼爱女儿，怕她学得太累。我一边应承着妻子和老师，一边给女儿说，身体第
一，品质第二，成绩第三，考个大学就行。说是这样说，心里还是想着女儿能考上个
好大学。

高三第一学期，女儿成绩上来了，但并不显山露水。老师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
又找我到省城去。这次不是约谈，而是打气。老师给我打气，要我给女儿打气。我本
想给女儿说说，但见了女儿，看到她瘦瘦弱弱的样子，不忍心。

女儿期末成绩又提高了，全校排十几名。成绩单拿回来，妻子看了，有点喜出望
外，也似乎鼓起了大的期望，督促女儿复习功课，做寒假作业。女儿那一段跟妻子的
关系不好，妻子越是督促她，她越是逆反。一个寒假，睡觉看电视，并没有下功夫学
习。妻子没办法，就嚷嚷着叫我管女儿。我嘴里应承着，但心里对女儿的成绩已经很
满意了，不想给她再施压。

学校方面却给成绩好的学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高三第二学期开学，把年级前
40名的学生单独编了一个班，选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加课加时。我当过多年老
师，知道学校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上面要考核，学校之间要竞争，还要争取好生源，
成绩最有说服力。老师也一样，学生成绩与他们的奖金、职称等挂钩，与他们在学校
的地位、社会上的声誉有关。

老师打电话又约我去谈话。这回的意思要我们家长陪读，找家教。说是有些孩
子家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陪读，找了家教重点辅导。我工作忙，没办法陪读；妻子
还要照顾上初中的儿子，离不开。陪读的事只能作罢。我歉意地把情况给女儿说了，
女儿倒是很干脆，说不需要我们陪读，也不需要家教。

没有陪读和家教，女儿的成绩却越来越好，冒到了全校第五名、第二名，老师打
电话专门给我报喜，还给女儿发奖学金。报喜和奖学金，是肯定，也是激励，目的还是
为了更好的成绩。我的心里并没有鼓胀起更大的期望，女儿也还是不紧不慢地学着。
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女儿考了全校第一名，各科成绩很均衡，数学还考了满分。

高考前两天，我和妻子专门赶到省城，为女儿助阵。可只待了一天，女儿就叫我
们回去，说我们在，她感到有压力。我看到女儿的确有压力了，饭吃不好，神情也有些
不好。为了不给女儿更大的压力，我们只好回去了。临走前，妻子给女儿嘱咐了又嘱
咐，女儿烦烦地说，我都知道，你们走吧。看到女儿的神情和态度，我心里有些不安。

考完第一场，中午打电话问，女儿说，就那样吧。女儿每次考完，都那样说，我们
就没在意。下午数学考完，电话没打通。想着数学是女儿的最强项，也就没在意。第
二天早晨6点多，接到女儿的电话。女儿在电话中哭着说，数学考试答题卡没有填
涂，她哭了一夜。我一听坏了，赶紧安慰女儿，说答题卡没涂，丢20分不要紧，说考
不好了明年再考。我当时的话一定也有些语无伦次，但总算叫女儿止住了哭声。挂
了电话，我和妻子赶紧搭车往省城赶。

赶到女儿的考点门口，看到两边街道上满是神色不安的家长，都在等着孩子。
我就感觉有些后悔，不该听女儿的话，跑回去。高考是女儿人生中的大事，我们父母
不在身边，真有些不应该。中午见到女儿，我和妻子的神情也讪讪的。女儿有些欣喜
又有些责备地说，你们咋又来了。我们安慰她，她说，没事了。说是这样说，女儿的神
色乏乏的。我知道，女儿这样的精神状态，会影响后面的考试，就反复地安慰她，直
到她都皱起了眉头。

女儿最终没有考好，上了上海交大。没能进北大清华，女儿好像并不在意，但学
校老师很失望，我和妻子也有些遗憾。对女儿的上学，我们放得有点松了。

吸取女儿的教训，对儿子，我们就改变了态度。妻子监督儿子做作业，限制儿子
看电视。我工作忙，但也经常问他的成绩，还打电话到老师那里证实。儿子成绩下降
了，我就不给他好脸子，考差了，狠狠地训斥。中考前，给他报了几个辅导班，化学、
英语、数学都补过了，但儿子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没进省城的重点中学。好学生都
被省上、市上的重点学校挖走了，县上的中学都办得不好。我没办法，能做到的就是
在县城选了一所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

随后不久，我就调到宁夏作协了。我在银川没有房子，只能留下妻子照看儿子
上学。我一个人到省城，借住在一所大学，离单位远，每天要坐两小时的公交。吃饭
问题也没法解决，只能吃饭馆。在单位上，我是新进的人，工作紧张，那一个阶段，对
儿子的学业关注就少。过几周回一趟家，板着脸子给儿子说一通。儿子当着我的面，
点头说记住了。但过后学得咋样，我就不知道了。打电话问老师，老师说，算个中等
生吧。听那口气，不是很放在眼里。我知道，在高中阶段，老师关注的是能出成绩的
学生。我感觉不对劲，就打电话叫妻子把儿子管严一点。妻子小学文化程度，学习上
帮不了儿子，只能每天督促儿子学习。督促得多了，儿子也逆反，给妻子发脾气。有
一次回家去，说起儿子的学习，妻子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说儿子大了要爹管，你跑
到外面躲清闲，叫我一个人吃力。我说我是在外面工作，咋叫躲清闲。说着，我和妻
子也争执起来。那一段两地分居，我和妻子都感觉难肠，说出来的话里都含着怨气，
就骂了一仗。

这次到省城后，我就赶紧找着买房子。这样两头扯着，耽误儿子的成绩不说，我
们夫妻也有问题。好容易买了一套二手房，找人收拾，几个月时间，忙得焦头烂额
的。稍闲下来，给老师打电话问儿子的情况，老师说，你儿子不在我班里了，他选学
文科了，你不知道？我一听，真是气炸了。打电话先骂妻子。妻子说她不知道。我气冲
冲地骂，你在家里看着，你是干啥的？气消下来一想，妻子确实分不清文科理科。等
晚上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嘟嘟囔囔地承认了。我非常生气，电话中对儿子吼了一通。

这件事后，我就赶紧张罗着搬家，给儿子转学。搬家容易，给儿子转学难。重点
中学进不去，要找人，要花钱。我刚到省城，找不上人；刚买了房子，没有钱。最后只
能进了一所城乡结合部的中学。

在儿子面前，我好像习惯了板脸子。儿子也不多跟我说话，看我的眼神也躲躲
闪闪的。儿子有一回给妻子说，我爸好像很狠我。妻子给我说了，我心里一惊。从心
里来说，我对儿子是很疼爱的，咋能给孩子这种感觉！想着该转变一下，但又想，儿
子高三了，面临高考，还是坏人做到底。管严些，儿子也许会和女儿一样，到高三成
绩会越来越好。

但儿子的成绩并没有好起来，反而下降了。这学期开学不久，他忽然说不想去
学校了，就在家里学。问他为啥，他不说。我和妻子反复地问，才说竟然是失恋了！女
朋友和他分手了，他不想再看到她。再过几个月就高考了，他竟然来了这样一出！想
想他高三成绩下降，原来是恋爱了。我真想骂他一顿，甚至想揍他一顿。但想想，孩
子在这种时候很脆弱，逼急了，谁知道会做出啥事来。我就压着火气，跟他谈话，开
导他。慢慢地，他开始说话，说了很多话，很多我想都想不到的话。话说出来了，儿子
似乎也轻松了些，也答应去上学了。

儿子去上学，我却悬着心，每天放学回来，我都小心地问问情况，跟儿子说一会
儿话。过了些天，儿子好像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了，情绪好多了，主动提出要报辅
导班。儿子想学习，我当然答应。儿子报了英语班、地理班、文综班，晚上放学回来，
吃过饭就忙忙地去赶班，星期天也不休息，忙忙地去赶班。看着儿子辛苦忙碌的样
子，妻子心疼，尽量给他做好吃的。我也给儿子打气，还剩一个多月就高考，不管考
的咋样，尽力了就行。

说是这样说，心里还是想着儿子能考好些。我从来没有叫儿女实现我的梦想的
意思，更没有叫儿女为我争光的想法。我只是想着，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
女儿从上海交大毕业，不断地考试找工作。儿子即将考大学，也在不断地考试。上了
大学，不一定就能生存；上了好大学，也不一定能活得好。每一代人都活得艰难，这
一代孩子尤其不易。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写了这一代人的艰难，似乎连
自强都是徒劳的。女儿得努力考工作，儿子得努力考大学。我能给他们的很有限，后
面的路需要他们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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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的路
□李进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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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停不下来”一语出自国内某口香糖广
告。广告中，男主角一边吃口香糖表演一边与人
约定，等口香糖味道消失即停止表演，到了广告
的最后，故事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男主角表示口
香糖味道依然强烈，所以表演“根本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多指带有下意识的、成瘾般
的举动，暗指“根本不想停”。在网络传播中，通
常使用的情况有二：一表明动作发出者对不该做
的举动毫无负疚感；一表明动作发出者在恶搞。

第一种情况，享乐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发生的
几率非常高，为了突出“毫无负疚感”并保护网友
隐私，可以杜撰一例：一日，曹操昼寝帐中，落被
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
床睡。醒来立刻发了条微博，“吾梦中好杀人，根
本停不下来”。第二种情况可见@格格Bella一条
微博：“请用一闪一闪亮晶晶来唱以下的内容，
no zuo no die why do try，no try no high give me
five……根本停不下来”。（混合的中英文意为：不
作死就不会死，为啥不试试；不试试就不荡漾，快
来击个掌。）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背后都透出浓浓的非理
性色彩，明明不该做但还是要不停地做，或者只
是出于无聊而发泄。波兰导演萨比格尼·瑞比克
金斯基（Zbigniew Rybczynski）提供了一个有趣
的视角，1975 年，他拍了一部名为《噢！停不下
来！》的动画短片，片长仅10分钟，采用了第一人

称视点镜头，全片只是看到小镇的景物在两侧飞
速退去，就像是主角某一天行动的快进播放。

这部短片充满了先锋色彩和实验风格，鲜为
人所知。值得注意的是，“根本停不下来”是一个
缺乏主语的短语，非理性行为所询唤的动作发出
者，在《噢！停不下来！》这里得到了巧妙的暗示：
第一人称视角镜头下，观看者即表演者，恰恰就
是屏幕前的观众，填补了“停不下来”文本中待填
补的主体位置。

上世纪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
时期，盖莱克政府推行“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
的“三高政策”，使波兰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
不过繁荣之下，苏联模式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
调依然严重，工人阶级示威罢工不断，宗教信仰
习俗冲击着官方的无神论宣传，对消费的崇拜导
致社会一步步迈向资本主义的迷醉陷阱。因此，
在《噢！停不下来！》中，我们看到一个彷徨无措、
不知目的，又奔走得停不下来的主体，并不奇

怪。所谓停不下来，实际上是在消费主义意识形
态的物质道路上停不下来，也是在无聊发泄的心
灵道路上停不下来。放纵自己“停不下来”，只是
由于在这样无厘头的、无所顾忌的身份扮演里，
能够释放真正的社会压力，疗愈自身“新穷人”的
困厄心态。

换句话说，所谓放纵自己“停不下来”，也
像是个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处在如此历史网
络的主体，并没有什么决定自己“停下来”的
可能。只有盲目的语词狂欢，才能在讲述里塑
造一个看似真实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却
已经被历史和环境画好界限，填充进消解了现实
意义的内容。

即使处在不同的时空，“停不下来”询唤出的
主体，却是大同小异。发展主义现代化语境里，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阶级分化的矛盾，也只能塑
造出千人一面、穿着红舞鞋的小女孩。“根本停不
下来”在传播的过程中，确实充满了想象力和趣
味，但是能量却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它不仅暴露
了时代症候下人类的无意识的软弱，更暴露了人
类处于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纪，却对历史使命的漠
然与逃避。真正停不下来的，往往不是孱弱的旁
观者所能掌控的东西，比如 1917 年 4 月 9 日，列
宁乘坐的那列从瑞士开往圣彼得堡芬兰车站的
火车。也许要解答“根本停不下来”的问题，那一
刻，才是“时间开始了”。

中国金融史上绝无鸟币，但我有一张，50
元票面的。

抗战胜利前夕，国军护路司令郭履洲将军
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浙江省宁海县塔山乡（今前
童镇）桥头杨石板车门里面的四檐齐小院东大
房。这东大房是我们家的，房东是我母亲，我是
小房东。

偏僻的小山村，破天荒响起了电话铃声。值
班副官打电话时，老百姓是不准在旁边听的，我
是“房东的儿子”，给了一个例外。我有时会望着
电话机，奇想满天飞。

那时候，我养着一只八哥鸟。鸟解人意，我
可以用口哨指点它飞翔起落，停手掌，上肩膀，
站头顶，所有的表演无不精彩。村里住着一个美
国顾问团。美国顾问很喜欢我这只八哥鸟。每当
它表演节目时，美国顾问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竖
起大拇指，“古德、古德”连声称好。

我的八哥鸟本无名字，美国顾问叫它“盘
特”（bird，鸟），大家跟着叫，于是，我的八哥鸟
有了大号。盘特的演技越来越让人拍手叫绝，训
鸟的乐趣，实在难以言表。有一次，美国顾问递
给我几张纸币，脸上堆笑，嘴上叽叽咕咕。我知
道，他要买走我的盘特。见我迟疑不定，他抖了
抖手中的纸币，用中国话说“不少，不少”。八哥
鸟是我的心肝宝贝，居然有人想用金钱夺我所
爱，心里很不是滋味。美国顾问又一次抖动纸
币，用中国话说：“很多，很多。”我忍不住说了一
句气头话：“你喜欢盘特，盘特可不喜欢你这个

羊白眼！”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当面指呼美国
顾问“羊白眼”，太不礼貌了。幸亏翻译官保护了
我，他翻译成英语，又说中国话：先生喜欢鸟，鸟
不喜欢先生。

有一天，司令长官郭履洲将军请客，堂前摆
起四张八仙桌，菜肴丰盛，香满小院。我的八哥
鸟虽不在邀请之列，但它经不起诱惑，不邀自
来，飞上八仙桌，毫不客气地啄食了。被勤务兵
捉住，掼死了。

那位想买鸟的美国顾问，抓住勤务兵的两
肩，涨红了脸，说了一串话，用不着翻译，准是指
责勤务兵，不该将鸟掼死。最心痛的当然是我，
沉沉打击，我忍不住哭了。

警卫营长打了勤务兵一个耳光，责问他为
什么要掼死房东儿子的鸟。勤务兵说这鸟偷吃
好菜，还在餐桌上拉屎。营长又是一巴掌：“你还
嘴硬！”

这时候，司令长官郭履洲将军进来了，他没
穿军装，像个教书先生，问清是怎么一回事，很
和气地说：“鸟不懂人事，吃菜拉屎无罪，怎么可
以惯死？这样吧，房东的儿子不能亏待，我赔一
只鸟。”说完，递给我一张50元票面的纸币。

我一手拿着死鸟，一手拿着纸币，又激动又
伤心，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在纸币的背面画了
一只八哥鸟，是为鸟币，寄托我的哀思。

这张鸟币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据说郭履洲
将军的公子在联合国供职，若有机会回家乡宁
海长洋探亲时，我应该把这张鸟币交还他。因为
他父亲郭履洲将军不曾掼死我的鸟，我怎么可
以接受他的赔偿呢。

可惜后来我家遭火灾时，这张珍贵的鸟币
被烧毁了。我仿佛看见，我的八哥鸟驾着熊熊火
光飞向一方辽阔。

我的盘特啊！你是不是去寻找那位爱鸟的
美国顾问？是不是去寻找惜鸟的郭履洲将军？

鸟 币
□杨明火

樱桃谷 王克举 作


